               土地‧文化‧輓歌
       ─ 88水災，台灣原住民的主體性呢？      莊萬壽
一、暮春的小林
四月十九日，台北南下，與友人會合，經甲仙，溯楠梓仙溪而上，至小林，觀平埔族文化園區。暮春時節，猶有紅花吐艷，再探「大滿族的雙壺公廨」見前有綠竹編的「向柱」，如天梯一般插入藍天‧附近住家有翠綠的破布子，結實纍纍，忍不住伸手撫摸。之後，訪當年黨外時代，振奮我精魄的錫安山。
回程車行於山水之間，心想於這美麗家園的所在，其實原都是為逃避強權所卜居的深山。尤其是大滿族，即是一音之轉的大武壟族(一般指西拉雅的一支)，十六世紀，住在台南海邊的台窩灣人(Taivoan)又叫大員、台員。是最早擁有台灣之名的平埔族，幾百年來躲避外來政權和強勢族群，向東進入山區。而小林已是極偏遠，與高山的鄒族接壤，遠離主流社會，而有幸保存較濃郁的平埔習俗。雖未被為原委會認定為原住民，但我認為原住民是不必由政府來承認的。
八八大水的時刻，我在國外，但從隔日起就得知南台灣的慘況，心有內疚。不久返台，災情慘重超乎想像，尤其是高屏溪上游，弱勢族群的聚落瘡痍滿目，一個平埔文化被沖毀了，近五百人被活埋，無數的原住民，身如浮萍，流離失所，我恨不得插翼南飛，尋覓我相機中的紅花、「向柱」，也重回我前年去過的多納、新開部落，然而我無能也不能前往，徒留惘然與悵然。

二、受災是原住民族，不是政府行政區
我關心人命，更關心種族的生命，可恨可惱的是媒體從不知報導原住民族的族名，更不知以原住民各族為主體的新聞取向，災區有嘉義縣阿里山鄉，有高雄縣那瑪夏鄉，閱聽者不知他們皆是鄒族的災民，這兩個鄉，舊稱吳鳳鄉、三民鄉，是鄒族鄉民自己正名的。那瑪夏鄒語稱楠梓仙溪，是二零零八年一月民進黨執政時才改的，其下，舊稱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村也正名為鄒語名，可是記者毫無尊重原住民的人文素養，還仍然叫民族村而不叫南沙魯村。還有報屏東縣的霧台鄉，而不報魯凱族。報來義鄉、瑪家鄉，而不報排灣族，亦即記者是以外來統治者所劃分的行政地理區為座標，將人與種族的主體加以撕裂、淹沒，則人與種族的生命及其語言、文化實在難以為繼，如鄒族被割裂，分屬嘉義、南投、高雄三縣，傳統中國漢文化是將異民族視為禽獸，今中國國共兩黨仍有這種優越的心態，「我把你們當人看]是一句恩典。大水大難之日，這蔣家餘黨的權貴不是仍在吃香喝辣嗎？
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，後來一批批不同語言的漢化百越民族，遷入台灣，我鄭重的說，台灣人大多是南島、百越兩民族混血的子孫，幾無中古原華夏族的血緣，外省的江浙人也是百越，古代的吳王、越王與中原的周王同一地位，他們的語言是接近今日廣西的壯族語，亦即與泰國話是同源，但是後來被漢化，而受中原雅言的影響。百越諸族，形成如今日江南的許多不同語言，我們必須知道小林的平埔族叫大滿族人，與鄒族都是南島民族，差別是一則漢 (HOLO) 化，一則尚未。然近六十年，同樣面對漢北京(華)語化的窘境。

三、掠奪、遷村到滅族

過去歷史上弱勢民族被同化，忘記自己的語言、信仰、習俗和自己的祖先，主要是強權的武力征服與奴化教育，進入二十一世紀，全球不少專制而不民主國家中，仍有甚多被統治而未被同化的民族，繼續爭取獨立、拒絕同化。所幸世界民主人權思想已成為普世的價值，統治者不敢對未武裝反抗的被統治民族公然動武，便採用削弱經濟力，遷村驅散，達到消滅異族的目的，至今未同化的弱勢民族大多殘存於高山偏僻的地區，在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因素下，本屬原住民山地的豐富資源，包括水、林木、動物、礦物和觀光等資源，已成為統治政權、財團所掠奪的禁臠。
國民黨君臨台灣迄今，四十多萬原住民，其中青年十多萬人，早就離開部落，淪為大都市邊緣的廉價勞工。他們被迫馴服，改了漢名、語言、信仰，文化傳承，只有一息之存。
     我們不忘記1954年鄒族菁英音樂家高一生，被蔣介石槍殺。1986年，十八歲學生湯英申到台北打工，被凌辱而反抗殺人，以致被槍決的歷史，而鄒族的阿里山早就成為統治者的搖錢樹。去年520過後一個月，政府即將遊樂區和著名的高山鐵路，以九億租給一家公司，長達33年，這家公司就向銀行貸13億，台灣人又能奈何？鄒族的阿里山，若在歐洲，或許可以建立一個如阿爾卑斯山上的列之敦士登國。
如今美麗島山林土地的侵蝕、流失，是從蔣父子砍伐森林，開拓中橫，種植高山作物開始的，而長期追求成長，鞏固政權的政經政策，並沒有以台灣的人及其土地為主體，更無尊重原住民族及其山林的永續經營觀念。我們且看災區荖濃溪，楠梓仙溪兩岸，綿延的寺院、道觀，溫泉旅館及過量的交通、遊樂設施，恐怕都是官方與地方角頭、財團侵占山林、自然的罪業。
近日國民黨民代，以為水患跟「越域引水」取代廢建美濃水庫有關，要追究當年廢建水庫的責任，並恢復建築水庫，這讓我心驚肉跳不已。「水庫政經學」是現代的新名詞，土耳其在東南部，多年來推動一項數百億美金的大水利計畫，要建二十二個水庫，經濟效益甚高，其中一個GAP大壩，將淹沒原住民庫德族的發祥地，可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HASANKEYPT的古蹟，要遷走六萬多庫德族，而引起合作的德、奧、瑞士三國人權團體的激烈抗議，今年八月七日，三國政府抵制土耳其，宣布退出合作。庫德族人口近四千萬，可憐沒有自己的國家，他們西部土地被畫入土耳其，人口達一千多萬人。土國一則發展經濟，一則消滅異族，正是21世紀統治民族的新技倆。去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，死了七萬人，台灣人可能不知道，這大多是圖博(西藏)人，美中科學家研究地震極可能是附近建大的「紫坪埔水庫」引起的。台灣能再建水庫嗎？現有水庫一半都是泥土。
 四、原住民自救
遷村對原住民是難以甦醒的噩夢，國民黨復辟後，又恢復了威權的體制，沒有災民參與的災民重建條例，8月27日草率三讀通過後，政府可以強制遷村，其實內政部早就計劃遷村11處，在沒有周全的文化、生活之法律保障及宣示護衛國土山林政策前提之下，遷村是先拔掉根，只會加速民族滅亡。
當政者若圖短期利益，依附中國，而不知幡然悔悟，改轅易轍，以台灣為唯一的祖國，全力護衛生態。否則原住民將先蒙其害。也許原住民的消失，他們不足惜，但國土淪亡，舉目瘡痍，豈是馬劉所願。
88的慘局，也許是空前，但不會絕後，不久台灣的原住民山區，還可能遭遇全面的山崩土解。原住民必需勇敢的站出來，強烈自救，聯合台灣本土社會力量，來捍衛自己的家園，自己的文化，自己的尊嚴，自己的主體性。不可思議少數的中央原住民民代，居然投靠毫無民主、人權，不知尊重多元文化的共產中國，不知勇當台灣民主社會中的原住民，而甘願屈膝為中國所謂的「少數民族」。九劉政府毫無譴責之意，我期盼原住民要能挽救自己的命運，才能大步的邁向下個一世紀。
五、搶救文化三事
88殤痛未已，而921震災又逢十周年祭，當年我首先在當時尚有自由色彩的中國時報，撰文發表〈興建九二一大地震紀念園〉，呼籲保存部份現場成為紀念園區，旋與柏楊等人發起「震災集體記憶推動小組」，不久南下看視邵族部落，感受到台灣是多難國家，無數的災難可以凝聚命運的共同體，就此寫成論文，在一國際會議發表。其後政府也在災區各地建立許多紀念館、紀念碑，其中最大的是設在霧峰原光復國中內的「地震教育園區」。
如今88救災中，未聞有什麼單位來關心三件文化的事情：
一是文物、遺物的搶救與搜集。
二是災難歷史與現場的保存與記錄。

三是紀念館園、追悼儀式的建立及歷史記憶的傳承。

如果當局連起碼的這三件事都不做，我們還能期待，它能搶救受災最慘的原住民土地文化嗎？

台灣原住民土地、文化，我是否要先唱輓歌呢？

(刊於綠色逗陣‧極光網)              (長榮大學講座教授   2009/8/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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